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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热传一件事：某先生接到170自称银行专员
的电话后，心知是骗子便跟骗子逗乐，不料骗子能准确报
出某先生的姓名以及卡号，并冒充银行官方号码连发几条

“服务短信”，表示某先生的卡被盗刷了两笔，一笔三百多，
一笔五千多元。某先生自知骗子伎俩繁多，他们完全可以
通过传播手机木马、攻击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各种非法渠道
得到他的手机号码和卡号，因而并没有真的相信，结果骗
子居然又称帮他做拦截，并且第一笔三百多元已经拦截成
功，让某先生查查账户。某先生自查后发现卡里消失了三
百多元，然后在骗子“拦截”后，又回到了他的账户！

某先生动摇了，立马要求骗子继续帮助拦截另一笔大
金额的“盗刷”，随即又拨通银行卡背面的服务热线。银行
客服人员敏锐地觉察到这不过是骗子的障眼法，急忙告知
某先生，骗子很可能借所谓“拦截”之名，要求某先生提供
短信动态验证码！而得到短信验证码以后，骗子实际上却
是在利用某先生的信用卡完成一笔交易！果不其然，正在
操作“拦截”的骗子，告知某先生，因为“盗刷”金额超过三
千元，必须提供验证码才能完成拦截。

乍一看，这个骗局似乎非常“高端”。其实，只要稍微
冷静想一想，关键点还是在于短信动态验证码！现在网络

之发达、各种网购、快递、会员活动留下的个人资料之繁
多，使得个人姓名、手机号码已近乎于公开的社会信息，骗
子们通过不法渠道获得个人基本信息已不是难事。但是，
不论骗子是拨打电话还是发送信息，即使他们能准确报出
你的姓名，编造各种业务办理需求、调整额度需求、积分兑
换需求等，不论是制造恐慌还是利益诱惑，最终还是归结
到一点：那就是索要短信动态验证码！因为，只要没有你
的短信验证码，他就无法动你卡里一分钱！所以，转发、告
知他人你的短信验证码，就跟告诉他人您的信用卡密码一
模一样。

另外，前文提到的某先生，明知来电者是骗子，却还是
差点被骗子一步步制造的恐慌情绪所蒙蔽。其实只要仔
细看一眼短信，就会发现动态码是用于支付业务的，根本
不是骗子所说的拦截交易！！！银行发来的短信，一定要看
清业务类型！

温馨提示：
接到170、171开头号码段的电话或短信时，请详细辨

认内容的真伪，不要点击链接！短信动态验证码等同于交
易支付密码，无论何时、办理何种业务都绝不告诉他人短
信动态验证码！ （建设银行宣）

■香格里拉市川藏副食批发部，不慎遗失云南省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份（发票联），发票代码：

153001414142，发票号码：06801431，发票已填开。
■迪庆建工集团广茂工程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遗失云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联），发票号码：
156600，发票已填开。

■雪缘网吧，不慎遗失网吧经营许可证，证号：
533421-08。

■香格里拉县赵五灯饰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云国税字511129197411196011号。

■李云东，不慎遗失土地证，证号：香土（C-36）字第
14-104-2-501，地号：C-36-14-104-2-501，面积：30.668

平方米，坐落：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香巴拉小镇。
■周万媛，不慎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证号：533421201201226。
■香格里拉市茈碧湖回族饭店，不慎遗失云南省国家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份（记账联、存根联），发票代码：
153001614040，发票号码：01631864。

■香格里拉县华彬平价超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33421600166104。

■维西央坷种养殖有限公司，和文杰，营业执照注册
号：533423000008840，拟向登报机关申请注销。

■迪庆香格里拉云润香格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陈
春 燕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33400097476709Q，拟向登记申请注销。
■迪庆通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杨红生，营业执

照注册号：533400200004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县藏宴文化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洛桑达吉

品措，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1100016335，拟向
登记申请注销。

注销公告

眼如铜铃，头似狮子，四肢健壮，嗅觉灵敏，一身乌黑发亮
的长毛，一团毛茸茸的尾巴永远向上翘着，父亲给它取了一个
非常响亮的名字——黑宝！这只藏獒是我这篇文章里的重要
角色。

七十年代初，父亲正值壮年，与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小
中甸乡（镇）团结村吉沙社的藏民交往频繁。每年的秋末初冬，
他们都要在马背驮上一两垛奶渣、酥油和洋芋，黑灯瞎火穿越
千湖山莽莽苍苍的原始丛林，在太阳还没出来之前翻越4000
多米的雅哈雪山，然后绕过三节海，涉过四道桥，再走上几十公
里的崎岖山道（过去这里曾经是茶马古道必经之地），最后才来
到金沙江河谷一带兑换大米和面粉。当时的家境十分拮据，但
热情好客的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吃上一顿粗茶淡饭。日
子一久，“喀吧”（老庚朋友之意）之间的情谊越来越浓了。每到
冬日的夜晚，火塘里总是烧着熊熊的栗柴，四周铺上了稻草帘
子和篾席。“喀吧”们盘腿而坐，就着火塘轮换着打酥油茶、捏糌
粑，谈天说地，明亮的明子火把映红了一张张被青稞酒和包谷
酒烧红了的脸庞。

当时的我只是扒灰的年纪，模糊记得一位叫鲁茸扎西的藏
族汉子，穿一身藏红色的楚巴，脚蹬乌拉靴，腰上挂着一把铮亮
的藏刀，满脸的络腮胡衬着金边帽下的一头长发。他每次来到
江边，都会带着鼻涕横开的儿子格茸，父子俩不时“呜哩哇啦”
地讲一通藏话。每次见到父亲，鲁茸扎西都会很礼貌地脱下金
边帽，把儿子拉到父亲面前，让他叫父亲为“老庚爹”。初次见
到鲁茸扎西时，我觉得很害怕，特别是那头长发和明晃晃的藏
刀，总让我心生畏惧。每每这时，他总是以老庚爹的慈祥不时
抚摸着我的头，露出憨厚的笑容，从褡裢里拿出干奶渣和一些
炒青稞给我，那是当时最为奢侈的零食了。家里常会收到老庚
爹带来的“旁八”（纳西语礼物之意），一饼酥油和一些洋芋种。
久而久之，格茸和我一起玩耍，我俩又变成了一对新老庚。都
说孩子记性好，格茸能说几句通畅的汉话了，我竟也能把一些
藏族的日常用语铭记于心，一阵比手划脚之后，两只“泥猴”你
看我我看你，笑得抱成了一团。

两匹一红一白的“疙瘩马”（中甸藏马个体不高，但很健壮）
拴在圈房外的木栅栏上，尽情地吃着饲草，顽皮的我们乘大人
不注意，偷偷爬上马背，忘乎所以地玩弄起来，那马起初对我还
认生，免不了会摔上几跤。渐渐地，在父母的呵斥和老庚爹的
袒护声中，那两匹马变得极为乖巧。我们索性解开缰绳，跌跌
撞撞爬上马背，跑到田坝和江边去兜风，惹得村里的孩子屁颠
屁颠地跟着我们疯了一样地嬉戏玩乐，把他们羡慕得要死。那
个时候，在沿江一线汽车和拖拉机一类的机械极少，马车是乡
村邻里间最时尚的交通运输工具，马匹自然成为村民的最爱。
加上田地里也极少施农药化肥，播种老品种庄稼和养老品种牲
畜也成了惯例。

每逢冬至前后，金沙江河谷地区的农人家户户要杀年猪，
老庚爹往往在父亲的邀约下吃上一顿丰盛的江边风味。在合
作社和生产队的年代，杀猪要对半上缴，即便如此，父亲也会毫
不吝啬地为远道而来的老庚爹备上一份厚礼。雪山为盟，江河
作证，蜿蜒崎岖的山路烙印着他们的友谊。小小的木板房里，
讲述着多少儿时的传说和童话，家门口那株高大挺拔的桑椹树
和柿树，在开花结果叶落中，也叙述着我们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一年深秋，老庚爹父子俩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格茸的背
篮里多了一只小黑狗，身后跟着一只绵羊，老庚爹把一顶金边
帽和一把藏刀送给父亲，顺带驮来一袋洋芋。老庚爹说小狗是
送给我的，生龙活虎的小黑狗让我爱不释手，忙着把它抱在怀
里亲来亲去。体型高大的绵羊不停地在主人面前转来转去，那
股亲昵的劲头，让我深深感悟到主人与羊之间割舍不断的情
结。父亲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一只大母鸡杀了，那是沿江地区在
当时招待客人最奢华的美食了，小老庚俩总掺和着大人，那小
黑狗叼着鸡毛蹦上窜下，逗乐得我们与它滚作一团。在以后平
淡无奇的岁月里，小黑狗成了我的最爱，而绵羊与畜圈里的牲
口和睦相融，让我们这个逐步壮大的六口之家和乐了一阵子。
那只小藏獒被父亲饶有兴致地取了一个名字——黑宝。它的
年纪虽小，但却长得十分健壮，腿脚灵便，双目有神。这只从雪
山草原带来的宝贝，成了家中的守护神。无论是我到山里砍
柴、拣菌子，还是到田地里找猪草，甚至到江边放牛放猪，黑宝
总与我形影不离，看到牛偷吃庄稼，它会狂吠不已，如果牲口丢
失了，它还会四处帮忙找寻。渐渐地，黑宝与家人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家中的牲口它能分得一清二楚，大凡隔壁邻居或村子
里的大小牲畜想要进入家门，它会一展神威，强行赶走“来犯之
敌”。生人往往是闻声怯步。家门口的塔孜古神山山林间，时
时回应着黑宝声若洪钟的嘶吼，以至于人们一到家门外，就要
手提棍棒警惕地吆喝主人家。在父亲的一阵呵斥声中，黑宝才
十分规矩地俯卧在屋檐下，静静地听着父亲与他们笑谈。

村里的很多长辈和同龄人，都是冲着父亲的草烟、篾货、还
有家中那片果园来的。父亲的烤烟极为讲究，谷雨前后，他就
要翻翻黄历，提前几天烧好火土，等一阵细雨把火土的热气给
浇灭了，再到菜园里挖一块八仙桌大的苗圃地，用锄头把土饼
敲碎，拿木榔头把土砸细，将火土灰用竹筛筛细，搅和在黏土
里，与烟子一起分片撒上苦瓜、辣椒之类的种粒，再薄薄地撒上
一层掺着火土的细灰，用赤脚稳稳地将苗圃地踩平，四周留成
四方的斜埂，然后用篾黄将烟苗地圈成一个天然袖珍的笼子，
父亲说这样做可以起到遮荫、保湿、防晒的作用。父亲在浇水
施肥的时候，对时间的把握也十分讲究，一把葫芦瓢经他的手
轻轻一扬，那瓢中的水就像一阵小雨均匀地落在了笼子上，顺
着篾黄的缝隙滴落在苗圃里。一到初夏，破土的烟苗株株健
硕，旁边的辣椒、苦瓜、番茄等菜苗更是人见人爱。于是乎，在
塔孜古山根脚的生地里和家里的数分菜园，又可见到一家人忙
碌的身影。

黑宝此时顽皮得像个小孩，不时会搞一些破坏性的举动。
挖地、开沟、打垄，白菜地里装圈肥，辣椒地里装牛马粪，而烟地
沟里先要铺上一层青蒿枝，再配上一些农家肥。栽种时，父亲
十分细心，亲自选苗、掰叶、去芽，成活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因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一种农家人勤俭质朴、吃苦耐劳和
自力更生的秉性深深烙印在心里，并让我们了解到生活的艰

辛。起早贪黑地
挣工分，即便一身
泥土和汗渍，父亲
都会给烟苗菜地
浇水施肥。潜移
默化之中，我们几
姊妹就不失时机
地分担着浇水锄
草的任务。每逢
烟地修枝打芽的
季节，父亲总戴着
一顶掉了边的草
帽，顶着热辣辣的
太阳，一头钻进烟
地。每一片烟叶，

都浸满了父亲的汗水。
那个年代，山上的老熊、獐子、狐狸、豺狼等山獐野物多得

要命，老熊和狼群伤及牲口的事情时有发生。村里极少有人独
自到山林和田坝中去，老人家看守家门，小孩们都被送到了打
场里的托儿所，我家里有黑宝守护着，我们就放心多了。可是
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那天，我带着黑宝与同伴在山根脚玩耍，
隐隐约约听到隔壁家的和大爹在楼上大喊大叫：“熊来了！狼
来了！”吓得一群毛孩跌碰打滚往家跑，黑宝像嗅到了一股特殊
的味道，如离弦之剑射了出去，我们气喘吁吁来到家里，只见大
绵羊的耳朵在滴血，小猪的腿也带了伤痕。黑宝雄浑的吼叫声
从山根脚的岩崖传来。循声望去，几只狼和一只大黑熊择路而
逃，一群旱獭在岩石间跳上窜下，黑宝对那些强盗穷追不舍，到
完全听不见叫唤了，我急得哭出了声。当父母回到家时，天已
经黑了，但还不见黑宝的身影，父亲安慰我说：“它一定回来。”
便忙着喂猪做饭。几姊妹站在大核桃树下，静静地等着黑宝归
来。等吃晚饭的时候，只听见包谷林中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
只见黑宝一身疲惫地回到家中。在火塘边，黑宝伸长舌头呼呼
地喘着粗气，嘴角和小腿上的皮也破了。父亲忙点上明子火
把，拔来一些草草根根，舂捣后包在伤口上。后来，父亲从黑宝
的嘴里抠出一撮黑色的毛。父亲说那是熊毛！我简直不敢相
信，小小年纪的黑宝竟敢跟黑熊斗。

自从那次经历以后，黑宝变得凶悍无比，也变得更加成
熟。每年夏天，家园里的大斤桃、沙桃等粉红粉白地挂满枝
头，成为村里人最爱吃的水果和家中兑换开销的“摇钱
树”。而秋天说来就来了，地里除了瓜果，便是父亲栽种的
各种菜蔬，赤橙黄绿青蓝紫染醉了丰收的心境，母亲在院坝
里晾晒好稻谷，然后在屋檐下拣拾着黄豆。父亲则把青蒿
枝捂透的烟叶晾开，用草绳将烟叶柄有顺序地编织起来，挂
在阴凉处风干，满眼的金黄和一阵阵浓浓辣辣的烟油味道
的芳香，总让村里的人不停地前来光顾。晾晒烟叶的那几
天，父亲把家门口的竹子砍下，精心编织着竹篮、扫把、撮箕
之类的东西，家里成了天然的展示厅，热闹极了，人们会拿
着油米茶酒或零星的钱物，“购买”父亲的“产品”。一周后，
将烟叶重新捆绑再捂好，等晾晒半月干透后就可抽了，父亲
的烟叶质地好味醇色泽金黄，深得村人的青睐。父亲一辈
子习惯抽草烟，他说纸烟烧嘴干燥又热，不像草烟柔软爽
口。因此，他那明节子凿出的烟锅头配上黑金竹做的烟锅
杆，精颖小巧别致，不失为一件“宝贝”。抽着旱烟，谈着家
常，品评着年辰和收获，平常人家的富足感洋溢在一张张欢
笑的面庞上。

等我上小学念书时，黑宝已经长到两岁多，体型像初生的
牛犊。每天上课它都会陪我去，原先老师十分反对，同学们也
非常惧怕，可后来慢慢习惯了。一到上课时间，它就自觉地卧
在教室门外，下课放学后就围着我们玩耍嬉戏，那样的时光充
满了无限的欢乐和稚趣，让我久久地回味。但到二年级后，黑
宝不断长大，父亲怕不慎误伤村人，也由于护家的需要，在它的
脖子上套了一圈厚厚的牛皮条，用一根麻绳拴在家中那棵桶状
粗的酸梅子树下。不几天，绳子被挣断了，之后又接上，然而十
天半月下来，长长的绳子变成了一截疙瘩。父子俩商议后，要
来一根十多米长的钢索（村中放溜专用），这样就省事多了。多
年以来，黑宝伴随着家里的风风雨雨茁壮成长，把家看护得没
丢过一针一线，一年到头除了年头节气的几顿肉食骨头外，它
吃的基本上都是包谷稀饭，但它从不挑剔，任何食物都会舔得
精光。拴黑宝的即便是钢索，时间一长，也会被磨断挣断，母亲
根本拉不动它，每每这时，我就会骑在它的背上，双手紧紧地抓
住它的脖绳，让它在奔跑中消耗体力。时间久了，那株酸梅子
树和石榴树下被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沙坑，裸露的树根常常承
受着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院坝中的那株青青翠翠的万年青，
不知招惹了什么，总被出来溜达时的黑宝折磨得遍体鳞伤，后
来家人索性打了围栏。

读初中后，我与黑宝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原先是每周到
家一次，到初三时，十天半月才到家一趟，一见面，它就会扑向
我，在身上脸上亲个不停，如果没拴住它，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
一样撒起野来，还会追着我跑到半路，站在苏普湾海子边的巍
古山上狂吠不止。有几次，我看到它的眼里噙着泪水，不禁让
我心里一阵酸酸的……有一次，村里的上百头牛因江水暴涨，
被困在江边的叉河口，是黑宝带着村里水性好的年青人，硬把
牛群从江心赶了回来，从那以后，黑宝更像一尊神，常常成为村
寨中谈论最多的对象。

后来读师范，寒暑假才能回家。有一年放假时看到黑宝生
了重病，身上的毛掉了许多，看着瘦骨嶙峋的它，心生无限的怜
悯和疼爱。就像渐渐苍老的父亲，无情的岁月和家庭的艰辛让
他早生华发，言语也越来越少，但家里的庄稼地却年年有了收
成，菜园、烟地被他拾缀得井井有条，他亲手编织的篾货，更是
让村里人爱不释手，甚至卖到了江对面的集镇去。

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一幕，就是九十年代初的夏季。暑假
刚过，学校又开学了。一大早，父亲送我搭乘客车，在渐渐远去
的背影中，我发觉父亲日渐苍老，而黑宝一身瘦削，孤零零地陪
伴着父亲。那时，欲言又止的很多心里话还是埋在了心间……
人生的际遇中很多平凡的东西，他们就像每天的云雾和山岚，
让你在心绪浮躁的时候，不自禁地缓和与平静。而立之年的我
们，总是无法忘记心中烙上的一些难以磨灭的背影，让我们去
理解生活的不易，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追求。

有一年寒假回家，父亲告诉我，在开展杀狗运动遏制狂犬
病的活动中，父亲不忍心杀黑宝，乘着黑夜悄悄送给了江对面
的表叔家，表叔临行前硬是塞给了父亲10元钱。黑宝三番五
次地跑到家里，最终还是被牵走了。说这话时，父亲流露出了
惆怅、无奈与莫名的伤感，而我则痛心地大哭了一场……多年
了，我常常会想起与我们一家人相濡以沫的黑宝，想起我们一
家人相依为命的苦乐与甘甜，守护的背后原是一段绵绵长长的
亲情，它像四季常流的金沙江水，载负着我们的兴衰和未来。
如今，父亲也离我们远去，但他一生的清寒与吃苦耐劳的秉性，
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中的坐标和航向。

黑宝de故事
●洪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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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提醒:识破“高端”骗局的关键点

格桑花■小说连载

◆ 张月桢 / 文 / 李军 / 图

（接上期）大获全胜的
他，还贪心不足蛇吞象地
故意把央措搂进怀里，被
夹在他钢条般双臂中的央
措，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又
推又搡，却无济于事。禁
不住为赵鹏程的所作所为
悲哀起来，这个似乎爱她
到极致的男人，真不知是
被妒火烧毁了智慧，还是
骨子里就这般可怕！

披着黄昏的央措和赵鹏
程一踏进家门，就把他家兴
奋得炸开了锅。大大小小
里里外外全围着她俩忙活
成一团。像被拉到“快乐家
庭”拍摄现场当观众的央措，打量着这间昏暗的纳西族汉族
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厨房，忽然意识到这里少了一个人
——赵鹏程的白痴哥哥。就在她满意地吞食着地道可口农
家菜时，她看到一个步履蹒跚蓬头垢面的矮瘦男人跨进门
来，他手里拿着一根细木棒，表情木讷，目光呆滞，嘴里叽哩
咕噜不知在说着什么。央措反应过来这就是赵鹏程的白痴
哥哥，赶紧朝赵鹏程看，谁知平静自然得什么事也没有吃着
饭的赵鹏程根本不理她，央措再看赵鹏程的爸妈弟妹，他们
更是啥反应也没有……他的智障哥哥自顾自在灶台后面转
了两圈，又一摇一晃地出去了。央措的心重重地坠到了地
上，她无法想像这种日子该怎样过。突然听见赵鹏程问：

“玉宝来找什么？”央措一愣，明白他的智障哥哥叫玉宝。他
妈说：“可能是找刀，这两天，他老是闷着头编竹篮，晚上光
线不好，我怕他弄到手，就把刀藏起来了。”

央措的心里辗转缠绵起一份浓浓的感动，人间处处有温
情啊！不管怎么说，央措当夜还是在极度的担心和忐忑下
撕掉了她作为一个未婚女孩该有的矜持和面子，钻进了赵
鹏程的被窝。赵鹏程温柔地抱着她，幸福地说：“明天一早
我们几家亲戚一起去上山砍柴，你啥也不用干，跟着我到山
上玩一圈就够了。后天，家里杀猪，你可知道，我爹妈是等
着我回来才杀年猪的。到时候，我烧肉给你吃。外天一早，
我就把你送上回锦康的班车。其实，我真希望你能留下来
过年，我爹妈更是希望，可是，我知道你的苦衷，所以只有忍
痛割爱了。”央措娇嗔地问：“你不是说只让我来一天的吗，
怎么一分钟就乘四了。”赵鹏程说：“我舍不得你呀。”

央措觉得自己对赵鹏程的爱情多么像水，随物赋形，
在不同的境遇和环境下居然会千变万化。当家里人旗帜
鲜明地反对她与赵鹏程交往时，她的爱情结成了冰，硬邦
邦冷冰冰的，完全可以一下砸死赵鹏程，当看到赵鹏程骨
子里流露出来的无耻时，她的爱情变成了急于逃离的水蒸
汽，一心想迅速飞上天，当她孑然一身来到赵鹏程家，被他
当作心肝宝贝时，她的爱变成了春雨，柔顺地滋润着赵鹏
程的心田。她突然很担心，如果有一天自己对赵鹏程的爱
骤然间变成了飘飘扬扬，纤尘不染的雪花时，那是不是意
味着这段世俗的爱情就真的尘缘净尽了。然而，央措是太
高估自己了，其实水永远是水，如果没有承载它的物体，她
的命运不过是落入泥土，不留痕迹。

央措一早就信步游荡在赵鹏程家一旧一新两所正房
和大片菜地组成的大院里。它虽不殷实富有，但比上不
足，比下有余。想起赵鹏程曾经对她说，这些年父母卖粮
卖牲畜的钱都用在盖新房屋上，他的工资用来供读中专的
弟弟和妹妹，所以工作了5年，却一分积蓄也没有……央
措有点感动，心湖被一束暖光照成了闪着珠光的丝锦……

砍柴的山路有四五公里远，爬得央措喘气如牛、热汗
蒸腾。赵鹏程一路上对她的百般呵护和照顾，惹得他的小

表弟小表妹们直交头接
耳捂着嘴偷笑，让央措好
生尴尬。山里参天松林
碧翠叠障空气清甜，宁静
美好得让人不忍离去。
央措想，难怪所有古寺名
刹都选择建在这种干净
清幽不染尘世的地盘，才
能修练出仙风道骨的得
道高僧。

运柴的工作分两部分
完成，壮年成人运粗柴筒，
以央措为头的“蓝子队”运
枝桠。央措才下到山脚，
先一步到了的赵鹏程一把
提下她背上的篮子问：“有

没有磨到腰？背痛不痛？累吗？我本是打算让你空身来玩
一圈的，哪想到我的小表妹会递只篮子给你，真是心疼死我
了。”央措正摇头说不累时，这寸发现所有人都不好意思看
她俩而把头扭朝了一边。

凯旋的砍柴队伍一溜地走在窄窄的乡间田埂上，央措
放眼观瞻，村庄不小而且比较开阔，交互相嵌着绿绒绒的
麦田和土墙民居房，点缀其间的有光秃秃的大树和或三或
两的行人……这派恬静淡泊的冬日田园美景，勾起了央措
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她的家乡，那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和赵
鹏程的家乡一样地处金沙江畔，相隔应该就百把公里吧，
只可惜举家迁徒后，她十年都没回去过了。

清晨，央措看见院子里临时搭好了两个简易灶，灶上
置着两口盛满了清水的特大号铁锅，灶里小腿般粗的柴薪
正噼里啪啦热闹成一片地燃烧着，旺盛的火苗热情地跳蹿
舔着锅底，股股青烟极不安分地从灶的空隙里往外扑腾。
央措知道这是杀年猪的阵式，就快活地参与到赵鹏程妈妈
率领的晚宴筹备队里忙去了。不料才过完烧猪肉的瘾，央
措就被一场惊心动魄的插曲吓得魂飞魄散。

自踏进赵鹏程家，央措心里关于他白痴哥哥的那根弦始
终没有松弛过。暗中警觉地观察玉宝已成了央措下意识的
举动。玉宝从来不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由赵鹏程的妈妈把
饭送到房间，玉宝也不干活，大部分时间都在村子里游荡。
看见央措时，他会突然冲着她裂开大嘴傻笑，笑得涎水直流，
赵鹏程就苍白着脸大喝一声：“王宝！”把他吓走……

央措正在捡蒜苗，突然看见赵鹏程的弟弟慌慌张张从猪
圈那边跑过来，后面紧跟着气势汹汹手持大木棍的王宝，他
骂咧着挥舞木棒，一副要打死人的表情，吓得他弟弟东躲西
藏蹿上跳下，惊得满院子鸡飞狗跳大人叫娃娃哭，幸亏家里
那几个壮年男人左周右旋好不容易抱住了王宝，一场血战
才没有发生。央措更是抖了半天才总算平静下来。

央措的归期到了，两人天不亮就到厨房做早点，却
见火塘三脚架上的铁锅里已经放了一坨雪白的化油，锅
底下的柴也已经垒好，点火用的明子和火柴就放在旁
边，一大盘切好的米肠及热水壶、杯子、茶叶就摆在火
塘旁边那张又黑又旧的餐桌上。看着赵鹏程的妈妈准
备好的一切，央措的心里有一股热哄哄的东西蠕动个不
停。在星星点灯的田埂上摸索到黎明，才来到坐车的地
点。赵鹏程轻言细语地说：“央措，通过这次回家，我终
于知道了不跟我吵架的你是多么的可爱迷人，这三天，
我们相处得多么愉快甜蜜，以后呀，我发誓再也不逗你
生气，再也不跟你吵架了呵……还有呢，这次回去后要
注意身体，锦康冷，你可别冻病了，没事就乖乖的呆在
家里，不要跟家里人吵架，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吱
声，更别回嘴，他们说上几次，自然就不会再说。我一
过完年就回来了，你要好好等着我哦……”（未完待续）


